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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立即形成了援助中国的决议草

案，为避免形成难以控制的反对气氛，米

高扬决定略施小技，将这个文件进行“背

靠背”表决，分别送交主席团成员一一签

字。

赫鲁晓夫带头签字同意，米高扬紧接

着签字，然后送各成员签字。事情还是

在伏罗希洛夫那儿碰了个硬钉子。这个

伏罗希洛夫可不是一般人物，苏联人称

伏罗希洛夫是“军队的统帅”、“人民的儿

子”。

但赫鲁晓夫根本就瞧不起伏罗希洛

夫。伏罗希洛夫1906年在彼得堡邂逅斯

大林，之后，两人在布尔什维克巴库市委

成了同事。进入1930年代后，伏罗希洛夫

为了保住自己的位子，不让年轻的军事将

领挤掉自己，经常提醒斯大林，图哈切夫

斯基等人是“托洛茨基宠信的人”，于是斯

大林发动“清洗”军队的行动，伏罗希洛夫

无比兴奋地在每一份逮捕或处决令上签

署“同意”。搞掉图哈切夫斯基等人后，伏

罗希洛夫和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联手签

署命令，指称红军中存在着分支密布的

“帝国主义间谍网”。由此，苏联陆海空军

高级将领中的少壮精英，几被悉数打尽。

有才干的军事指挥人员严重缺乏，加上备

战不力等原因，使苏军在卫国战争初期一

败涂地。

斯大林逝世后，伏罗希洛夫论资排辈

当上了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最高苏

维埃主席团主席，但掌握实权的是后生赫

鲁晓夫。此时赫氏对斯大林已是出言不

逊，当然更不会把伏罗希洛夫当回事。

“硬钉子”伏罗希洛夫

1954年，中共中央决定举行较为隆重的新中国成立5周年庆典。赫鲁晓夫与周恩来几次交往，感到温文儒雅的周十

分友善，这说明中共对他这个后起之秀接掌苏共是友好和尊重的，没有因为斯大林的逝世而改变态度。赫鲁晓夫觉得有必

要改变总是中共最高领导人访苏的惯例，他想放下苏联社会主义老大哥的身段，亲自参加中国的庆典，拜访中共领导人。

赫鲁晓夫一次重要的决策：

亲赴新中国5周年庆典

勃列日涅夫时期抛出的“社会

主义主权有限论”让中苏关系彻底

决裂，但两国关系的恶化始发于赫

鲁晓夫当政时期。因此，赫氏一直

被看成中苏关系恶化的罪魁祸

首。在苏联领导人中，赫鲁晓夫并

非不看重与东方大国的友好关

系。由于具体的际遇，赫氏在处理

中苏问题上有“口是心非”的状态，

这是为了斗气。他说的话让中国

领导人感觉难听，但他心里其实在

想中苏关系无论如何不能向负方

向发展。赫鲁晓夫单手单边难支

撑，和毛泽东在一起又显得辈分不

够，无力回天——就这样，两个大

国友谊破裂的悲剧终于不可阻止

地上演了。

但无论如何，在上演这出悲剧

之前，赫鲁晓夫曾作出过推动对华

关系的重要决策。

1952年 10月，在苏共十九大上，斯大

林首先把与自己同辈的“老近卫军”排除

出新的领导核心。苏共中央政治局被架

空，实际上具有领导权的是九人组的“主

席团常务委员会”。莫洛托夫和米高扬都

被摒除在这个“核心”之外，伏罗希洛夫虽

然名义上是核心成员，但一直未能参加主

席团常务委员会——尽管只开过两次这

样的会议。卡冈诺维奇已被斯大林弃用。

党和国家的大事实际都在斯大林郊

外别墅的晚宴上决定的，而能够被召来出

席晚宴的只有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

夫等第二代亲信。如果哪一天他们不被

通知出席斯大林的郊外晚宴，他们的政治

生命也就结束了——而就在他们为自己

的命运提心吊胆时，机会突现了——斯大

林在最后一次晚宴之后，回到卧室因脑溢

血身亡。

早在斯大林去世之前，苏共高层领导

就已将权力安排好了。马林科夫当部长

会议主席，贝利亚和莫洛托夫为第一副主

席。赫鲁晓夫基本处在二线，他的任务就

是集中力量做好中央委员会的机关工作

——中央委员会只搞意识形态和干部考

查，也就是秘书的角色。斯大林临终时苏

共领导人的顺序是：马林科夫、贝利亚、伏

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后面是布尔加宁、

米高扬、莫洛托夫，最后才是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充分运用了斯大林时期处

于二线的党内职务，激活了这一职务的能

量，利用人们对贝利亚的恐怖不安感，各

个击破，联合马林科夫，又摆明利害关系

团结了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在1953年6

月一举铲除贝利亚。

1953年9月，苏共召开中央全会，赫鲁

晓夫当选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立即将党的

领导上升到最高地位，一举成为世界上最

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掌权者。

1954年，中共中央决定举行较为隆重

的新中国成立5周年庆典。

赫鲁晓夫与周恩来几次交往，感到温

文儒雅的周十分友善，这说明中共对他这

个后起之秀接掌苏共是友好和尊重的，没

有因为斯大林的逝世而改变态度。赫鲁

晓夫觉得有必要改变总是中共最高领导

人访苏的惯例，他想放下苏联社会主义老

大哥的身段，亲自参加中国的庆典，拜访

中共领导人。

本来，马林科夫主政的苏联部长会议

并未将新中国国庆5周年当成大事，按照

斯大林在世时的惯例，只是安排部长或副

部长级的人物率队前往庆贺。这次的团

长也就是相当于部长级别的苏联部长会

议副主席米高扬，团员也是并不负责政府

实际工作的苏斯洛夫、卡巴诺夫、亚历山

德罗夫等人。

这些安排，赫鲁晓夫早就知道。但在

临近新中国国庆5周年的一个多月前，赫

鲁晓夫否决了这一做法。他把苏联外交

部第一远东司司长库尔久科夫叫到办公

室，情绪颇为激动地拍着桌子说：“中国是

社会主义兄弟大国，毛泽东同志和中共所

有最高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等都到我们

这儿来过了……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

经成立5年了，我们的领导人从没有去过

那儿，一个也没有去过，我们怎么可以派

个部长或副部长去……”没等库尔久科夫

反应过来，赫鲁晓夫已提出要求：“这次到

中国去祝贺国庆，得我自己去。”

中国国庆已经临近。9 月 24 日，赫

鲁晓夫主持召开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

他大刀阔斧地提出一批新的援华项

目。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还确定了庆

贺方案，包括了早先在外交部通不过的

交还中国旅顺基地的内容。而且，不容

置疑的是，苏共中央代表团团长是赫鲁

晓夫本人。

亲赴新中国5周年庆典

雷厉风行、充满朝气的赫鲁晓夫其实

是毛泽东的同代人，比毛小一岁。由于生

活所迫，赫鲁晓夫没有受过更多的学校教

育，但他勤奋好学，根正苗红，为人质朴直

爽，没有书卷气，说话不会文绉绉的，言谈

生动有趣，一语中的，从不矫揉造作，当然

也有人因他的举止常常流露出粗鲁野蛮、

莽撞无礼的一面而啧有烦言。与毛不同的

是，赫氏对诗文兴趣不大，他是个实干家。

1954年9月29日，当赫鲁晓夫这位实干家

终于顺利到达北京、掀起中苏关系热潮时，

他没有想到，前面的路，还有很多的变化。

赫鲁晓夫是苏联农民性格，大而化之；

毛泽东则是中国农民性格，热诚执著。农

民都是直来直去、喜怒形于色的。毛泽东

特立独行，赫鲁晓夫也不随波逐流，而两人

的背后，都有着极强的民族历史文化推动

力。中国刚刚站立起来，历史的积贫积弱

当然会有反弹，对赫鲁晓夫的一些未必出

于恶意的想法可能反应过激。领袖的性格

又决定了两人说话都是随兴而来，淋漓尽

致，不拘小节，谈到兴奋处抚掌而笑，不高

兴时龃龉难消，这种“性格碰撞”在第一次

见面时，就可以说已火花四溅了。

所以，蜜月式的中苏关系尽管启动了，

但领袖性格撕裂两国关系的危险因素已潜

伏下来，这种“性格碰撞”在牵扯进意识形

态的残酷纷争后，发酵出的既不是伏特加，

也不是二锅头，而是谁也不愿吞下去的坏

酒糟，最终使社会主义阵营徒有其表。

中苏决裂的历史原因是复杂的，但两

国领导人个性因素的作用显然不能排除在

外。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

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的“性格碰撞”


